
男人和女人相爱了，不久他们便
结了婚，婚后才发现，他们彼此的缺
点都暴露无遗。她是个喜欢干净的

人，可他的生活却不拘小节，他的臭
袜子总是到处乱扔，文件夹也到处乱
摆；而她却是个十分迷恋网络的人，

他每次下班回来，总是看到她趴在网
上，根本不顾及他的感受，为此，他对
她很是不满。

他经常抱怨她不是贤妻良母，而
她也指责他一点都不爱整洁不爱卫
生。久而久之，他们常常因为生活中
这些琐事发生争执，甚至大动肝火，
每当这个时候，她总会愤然回了娘
家，而他总是在她身后大喊着，有本
事你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可是，每次不出两三天他就会来
接她，他知道其实他离不开女人。除
了有时迷恋网络外，女人总能把家里
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她每
次不等他来接她，她就准备好了回家
的理由，她知道男人是个好丈夫，每
个月他都会把薪水原封不动地交给
她，下班后也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在
外喝酒应酬。

可是，无休止的争吵依然在进
行。只是后来她发现，每次争吵后在
她离家出走三分钟，她的心就会渐渐
平静下来，她就会开始后悔离家出
走，可是为了顾忌自己的面子，只好
硬着头皮往娘家走。而他也发现，每
次在她离开三分钟后，他的心就会一

阵的绞疼：自己是男人，为什么就不
能对女人忍让一点呢？

而他们双方的父母为此操碎了
心，一直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他们的闹
腾。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女人没
有回娘家，而男人也没有回父母那里
去，双方的父母反倒忐忑不安了，不知道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天，女人的父母和男人的父
母一起来到了他们的小家，却看到他
们在家安安稳稳、平平静静，他们为
此很不解。而男人和女人这才恍然
想起，他们忘记了告诉父母，他们定
下了为爱停留三分钟的约定，那就
是，每次吵得最凶时，只要一方喊停，
双方都要为爱停留三分钟。所以他
们十多天来，女人便没有再回娘家，
而男人也没有再回父母那里去。

其实，生活中，每当我们发火时，
不妨都为爱停留三分钟。为爱停留
三分钟，可以让呼吸平静，让气氛缓
和，让心情平静！为爱停留三分钟，
可以让伤害远离我们，让彼此得到包
容，还我们一个宁静而幸福的家庭！

(本版插图 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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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 老妈的生活
彭胜发

城市空间

不能只做一件事
浮 云

一对手机
张学伟

家后边有条巷子，是个农贸市
场，巷子不长地方不大，但是什么鸡
鸭牛羊、青菜豆腐、腊肠糕饼…凡是
衣食住行生活所需不但价廉物美还应有
尽有。

我却难得去一趟，某日车才停
好，就看到眼前沿着墙面摆着一排漂
亮的盆栽花朵，有九重葛、日日春、色
堇、四季秋海棠…又见四下无人，忍不
住趋前赏起花来。瞧了又瞧，看中了
一盆盛开的波斯菊，却找不着商家，绕
到后巷问了下，转个弯来到市场寻人。

已经打烊的菜市场，安静得像午
后沉睡的猫咪。一家门口搁着的木台
上，也有些美丽的盆花在阳光下怒放
着，随口喊着：“有人卖花吗？”

一个矮小滚圆的女人从背后的鞋
店跳了出来，热情地招呼起来，口若悬
河地说这里和那里的盆花都是她家

的，除了我看上的那盆美，
其他的也都美，不如多买两

盆回去，肯定算便宜就是了…我笑
着摇摇头坚持只买一盆，便匆忙
赶去办事。

花死了。一个周日傍晚又去找
她买花，菜市场没个人影，车子
可以一路开到她敞着的店门口。

她正坐着为一个女客人修剪手脚
指甲，店里摆满一地的夹脚拖鞋，款
式新颖价格公道，买了两双，回头见
菜摊上还有些卖剩的土鸡蛋，便顺手
带些。算账时，女人又从背后跳了出
来，爽快地说：“看你是老客户啰，
这些鸡蛋加那些青豆，还有皎白笋、
南瓜，统统十元卖给你。”

我诧异得说不出话来，不是居然
这么便宜，而是，她居然什么都卖？
还卖些什么呢？我这才仔细打量那间
小鞋店，一大半是展示鞋子，角落墙
上安放着一整排不知名的化妆品、保

养品、美容器材。
“除了化妆品，我还卖茶叶。”

她手脚利落地忙着帮客人修脚皮、上
蔻丹，头也没抬地说。还有呢？

女人挪出只手，指指门檐上挂着
的一面手写广告牌：束腹捏臀、塑身
控脂、美白清理、彩妆宴会、改型改
色、开运绣眉……

“我是手腕神经受伤，现在不帮
人做减肥油压了啦，如果你要做，我
可以配合，不过要到公司的工作室
做。”女人叨叨说着手没停过。

什么？还有工作室？
“总不能把你压在这里的地上做

吧？”女人促狭地朝我眨眨眼，“告诉
你，我每天早上还卖猪肉喔。”

“你什么都卖啊？什么钱都赚
啊？简直三头六臂。”

“人不能只做一件事！”女人笃定
地边说边爽朗地呵呵笑。

隔两天去换鞋的时候，她急着出
门办事，说要换鞋自己慢慢挑。随即将我
一个人留在店里，自己骑上自行车走了。

阿珠，一个隐藏在菜市场里奇女
子，浑身上下爆发着一股旺盛的生命
力，稍一靠近就让人跟着亢奋起来：一
定要努力打拼认真过日子才行啊！

结婚20周年，王一浪漫了一把，花
2400元买回两个手机。

自己留了一部，将另一部送给老
婆。老婆愣怔了半晌，然后给老公个
香吻。

两口子还是第一次玩手机，嫌打
电话费钱，便学着发短信。王一发短
信也玩新鲜的，不用拼音，用笔画发。
老婆也跟着学，常常厮守一起，你教我
学。老婆赞叹，高科技就是高科技，划
一下，字就出来了。

王一这手机用了两年，嫌落伍，将
手机扔抽屉里，花了 3000 元换了新手
机。新买的手机非常漂亮，银色外表，
翻盖新款，带有摄像头，还能接收表
情、图片。王一爱不释手，同事啧啧有
声。显摆给老婆，老婆却说，要那么多
花样干吗？我还是喜欢老款手机。

新手机没用两年，翻盖线头断了，
维修几次，效果不理想。于是，王一卖
掉手机，换了第三款。推盖的，有
MP3，价钱还很便宜。王一连上卫生
间，都会惬意地听着手机里的歌曲。
只是，这款手机后来莫名其妙丢失了。

接着，王一又买了款手机，直板
的，有 MP4，屏幕大，动态图片非常清
晰……

连王一也没有想到，10年间，手机
不是丢，就是坏，手机换了不下 8 款！
这天，王一第 8 部手机不幸又丢失了，
赶紧将卡买了回来。心里正嘀咕着，
手机还买不买？这时，老婆从卧室出
来，笑眯眯地说：“老公，还是我送你一
款手机吧！”王一一听，乐不可支，知我
者妻也！岂料，瞧了瞧，扑哧一声乐
了。老婆送的手机，正是当年自己买
的第一款手机！王一来不及多想，迅
速将卡装进手机，手机嘀嘀嘟嘟响了，
来短信了！一看，是老婆发的：“恭喜手机
又成了一对，庆贺咱们结婚30周年！”

王一眼睛一热，一把将老婆揽在
怀里。自那以后，王一一直使用着这
老款手机。

那次一位朋友来家里做客，跟
我聊起房奴的话题，朋友走后，老
妈问我何为房奴？我只好告诉老
妈，房奴就是那些供楼的人，每月
发了工资后，大部分的钱用于供
楼，日子过得很拮据，是现代人的
时尚说法，比如借钱买车的人叫车
奴，那些整日泡在网络上的人叫网
奴，通常指专注于某一件事。老妈
听后若有所悟地说：“原来是这样
啊，那我整日呆在家里为你们洗衣
做饭，打理家务，伺候这一家大小，
岂不是可以称为‘家奴’？”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还是很小
的时候，老妈就负责一家的饮食起
居，从来没有什么怨言，这样说来
确实算得上是“家奴”。老妈的推
理让我感到惭愧，这么多年来我已
把老妈伺候这个家当成了习惯，从
来没想过让老妈摆脱“家奴”的生
活。于是我对老妈说：“房奴只要
熬上十几年把房款交足后就可以
翻身了，你做‘家奴’已三十几年，
也该让你翻身了吧。”老妈一听就
乐了：“好，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每

天都做着这些同样的事，我也有些腻
了，还真想感受一下另一种生活呢。”

老妈辛苦了一辈子，是该让老
妈休息一下了，于是我和老婆商
议，家务事以后就由我们承担，反
正女儿也上学了，不用再像以前那
样时刻守着。为了让老妈有一个
新的开始，我给老妈报了一个旅游
团，让老妈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老妈对留守在家的我们千叮
万嘱后才上了旅游车。上车一个
小时后，我接到了老妈的电话：“冰
箱里还有我买的牛肉，你们记得做
着吃。”我告诉老妈，只管去玩，家
里的事别惦记。可过了半小时，又
接到了老妈的电话：“你们会做牛
肉吗？做牛肉时记得放点桂皮、茴
香，厨房里都有。”我只好告诉老
妈，不会做的菜我们会上网搜，不

用为我们担心……如此老妈又给
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关于厨房的
事，直到我要生气了，老妈才答应不再
给我打电话，安心去旅游。

几天之后，老妈带着旅游的快
乐回了家，一进门就打听我们这些
天吃了些什么，得知我们都吃得很
丰盛时，才乐滋滋地跟我们说起她
旅游中的趣事。当我问起老妈还
想去哪里旅游时，老妈却说：“你说
这次旅游只花了几百元，可别人说
得两千多元，才这么几天就花了那
么多的钱，花得我心疼，以后再也
不去了，再说，这几天没给你们做
饭，我感觉有点空落落的，我还是
给你们做家奴吧，做家奴踏实。”

老妈不再听我们的劝，又走进
了厨房，我和老婆只好跟着老妈，
加入家奴行列。

为爱停留三分钟
王凤英

花季雨季

人在途中

老爸陪我炒股老爸陪我炒股
刘铁石

我是中山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今年暑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
殊的作业，他要求我们班的同学假
期投资一部分钱入股市，不管虚拟
还是实战都可以，要是一个月内，没
有赔钱，就算及格。

老爸是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
的老股民。暑假一回到家，我就
把“ 作 业 ”向 老 爸 说 了 ，并 请 他

“助战”。刚开始老爸还不积极，
想 袖 手 旁 观 。 但 在 我 的 软 磨 硬
泡下，终于答应当我的“军师”，
帮我打胜这一战。

自从当了我的“军师”，老爸
还挺有责任心，不是在家查资料，
便上证券交易所观看股市行情，简
直没有休息的时间。经过仔细研
究，老爸最后叫我买了中国国贸的
股票。刚开始，这支股票走势良
好，不停地涨，我乐得一天到晚合
不拢嘴，心想这回作业不但可以及
格，而且还可以趁着暑假赚点银
子。可是老爸却要我不要高兴得太
早了，泼我的冷水说，股市行情瞬
息万变，笑在最后才是真正的赢
家。

老爸真是料事如神，一个月后

这支股票果然一个劲地跌，我急得
晚上觉都睡不着，老爸也束手无
策。后来在离我下半期开学没几天
的时候，我和老爸一起到证券交易
所，卖出了这支股票，这时这支股票
缩水了将近20%。

这次炒股让我体验到股市变幻
莫测，很新鲜，自己也学到了不少东
西，但遗憾的是，这份作业只能不及

格了。回到家后老爸把我叫到了他
的书房，对我说，他支持我做这个作
业，只是想要我明白股市并不像书
本上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变化莫测
的市场，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绿
肥红瘦。投资股市不像种地开机床
那样是获取实实在在的收益，而是
一种虚拟经济，年轻人一定要谨慎，
培养风险意识。

在王金贵的指挥下，几个人架胳
膊的架胳膊，扶腿的扶腿，连架带抬
扶着高新海一步一步往前挪动。

院里的大婶、大妈、大伯、大叔见
孙豫生他们帮着高新海在锻炼，都纷
纷打招呼。

“三妞，好好锻炼，听说人家有人
瘫痪后就这样锻炼好了。”

“三妞，有病了要想开，饭要一口
一口吃，病要一下一下治，心放平，气
放长，咱总有病好的那一天。”

“三妞，别着急，听说大胖他妈正
给你找偏方，说能治你的病，俺也都
给你打听着治病的方子呢，别着急
啊，慢慢治。”

……
高新海听着院里这些大妈、大

婶、大伯、大叔们关心自己的一句句
话语，眼泪模糊了双眼……

高新海他们在院里走了几圈后，
众人将高新海扶到一个木凳上坐下
休息，然后各自擦脸上的汗。

这时，邱仲慧、孙
继成（娃子）、邓伟（大
头）、许兰生（兰猫）、孟
宪生（老五）从远处走过
来。他们都是来找高新
海的，见高新海与小贵
他们在一起，许兰生眨
眨眼问:咋都在这儿，开
小黑会儿？搞独立大
队？咋不通知我们，想
叫我们贴你们的大字
报，戴你们的高帽子，游
你们的街？

许兰生一出口就
是幽默，院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脑
子灵、嘴皮快的人，说起话来逗死
人。他们这一伙人，还有孟宪生、邱
仲惠，都是嘴皮子不得了的人，几个
人经常斗嘴，看谁的能话多，水平高。

孟宪生接着许兰生的话翻着眼
说:“我说二哥三哥还有小贵哥小生哥
等等哥，这兰猫说的对，你们以为比
我们大几岁就能搞独立大队，知道不
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理儿？老实
说你们这大冷天坐在这里到底想搞
什么阴谋诡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要光明正大，不能搞阴谋诡计。”

二哥高新民听了许兰生和孟宪
生的话，笑着说道:“兰猫、老五，你们
这帮人来得正好，刚才我们几个人架
着老三在活动，人家说得这病要做康
复锻炼，光吃药不中，你小贵哥他们
上午早早就来了，我们几个就把老三

背下来开始锻炼了，没有搞啥独立大
队开啥小黑会儿，也没有搞阴谋诡
计，全是光明正大的事。”

邱仲慧说:“要是这，那咱就接着
架起三哥活动吧。三哥，中不中，还
休息不休息了？”

“中，反正我又不用力，是你们架
我，咋走都中。”高新海见这么多人来
帮他，有些激动地说，“只要你们有
劲，咱就一直走。”

孟宪生一听高新海的话，歪着头
说道:“老三，不喊你三哥啦，你吹开了
不是，就你还咋走都中？咱走，今天
不把你腿走肿，胳膊走疼咱不到底，
来，咱哥几个架住老三走，看他到底
有多大劲？”

孟宪生这样一说，邱仲慧、许兰
生、孙继成、邓伟都围过来，四个人架
起高新海就走。孟宪生一见人用不
完，就说道:“人多力量大，我先歇会儿
啊，等会我负责背老三回家。”

说完，跟着王金贵他们一起当起
了甩手掌柜，脸上一脸的
得意。

许兰生、邱仲慧他
们架着高新海一步一挪
地在陇海院里走了两圈，
许兰生等人累得头上直
冒汗。

许兰生翻翻白眼，
对高新海说:“三哥，你也
不说叫兄弟们歇会，你非
叫 俺 几 个 累 死 你 才 心
净！这一架住你悠悠转
转，你这还转上瘾了！”

高 新 海 笑 笑 ，说:
“我一个人，你们四个人，我不说累，
你们几个说啥累？”

许兰生歪着头看着高新海，一脸
的幽默，他说:“三哥，学会耍赖了不
是？又不是踢足球，你一个人对俺四
个人，现在是我们四个人又扶又架又
抱又抬地对你一个人，这样下去，等
你知道累了，我们早累晕了。三哥，
你现在不地道啊，你要这样说赖话，
我叫大家把你抬起来扔下水道里，你
信不信？”

“兰猫弟，兰猫弟，刚才是玩笑、
玩笑，我咋敢耍赖，千万可别把我扔
下水道里，那地方太臭，你要扔把我
扔到陇海铁路桥上吧，还可以看看风
景。”高新海满脸是笑地说,“我已经好
长时间没上铁路上玩过了。”

孟宪生听见许兰生和高新海在
说笑，这时插话道:“美死你吧，老三，
你想得美呀，叫俺这些兄弟先累晕，
然后你上铁路桥看风景，最后火车一
来，你再弄个烈士当当，你现在一有
病，腿不中了，脑子却越来越精了。
我说你们几个还架老三走不走了，要
不想走了，咱今天就结束，
该我出出力了，我背老三回
家。”

四爷爷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去
世。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已是
清华大学的学生了。

很多年之后，一九七一年我从
监狱释放出来后，被送去干校种稻
子。那里有位年长的人看到我的姓。

“问您个问题，行吗？”他说。
“您说。”我答。
“英？”他继续道，“这个姓可

不常见。您是英四爷的亲戚？”
“是，他是我叔爷爷。”我答道。
“哟！他老人家是我师父！”那

位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他以
前是我四爷爷印刷厂的学徒。

英四爷的儿子之中，有一位十
几岁时勾引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
头。我说的这种丫环，那年头儿讲
究不是雇的，是买的。英家的长辈
觉得这种行为大逆不道，就把他开
除族籍赶出家门，基本上跟家里失
去了联系。他做过很多事来谋生，
最终成为走街串巷收购穷人家最后
一点财物的小贩。北京是明清两朝
的都城，有很多当官
的都住在北京，还有
很多满洲的旗人。到
那时这些人都没有收
入 了 ， 开 始 卖 家 当 。
这 些 东 西 还 挺 值 钱
的，艺术品，铜器之
类。我的这位族叔就
在胡同里做这种不完
全合法的买卖。他从
未 交 过 税 。 但 我 得
说，他对我的表演产
生过相当的影响。我
扮演《茶馆》中的刘
麻子，他是我人物塑造的主要参考
对象。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角色
时，他还带我去过一次茶馆。有的
专门是石匠去的茶馆，还有的是木
匠爱聚的。他带我去的那个是拉皮
条的最喜欢去的茶馆。

茶馆的气氛很有意思。他们聚
在一起时，这些搧客都在那里高资
阔论，胡吹海哨。

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颐和园西北十公里有个温泉，

是我们家夏天避暑的地方，我至今
还拥有那块土地。离英家别墅不
远，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上写着：

“水流云在”，每个字都超过两米
高，将我祖父的书法刻在摩崖之
上。意取杜甫诗句：“坦腹江亭
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竟，云
在意俱迟。”巨石位于温泉老年医院
内山顶，现在成了旅游景点。几年
前，我花钱整修了一下，以示对这
位非常人物的敬佩。我还花了更多
的钱，在这块地上重建了一所别
墅，希望能在那里安度晚年。

我们家原本在那儿的宅子很不
错。我家那时很富有。附近还有三
四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温泉造了

夏天避暑的房子，但是房子和房子
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其他住户都是
当地“石窝村”的村民。

有时候，在那里度假的有钱人
家会相互之间作些礼节上的拜访。

通常只是长辈互相拜访，但有
时也会带孩子们来。我父母很开
明，也欢迎当地的穷人来我家。所
以我常去玩的一些孩子当中有有钱
人家的孩子，也有穷人家的孩子。

我们的别墅是在山坡上比较高
的位置，在我们下面住着一户当地
的人家，那家有个女孩跟我们年龄
相似。她很活泼，我们几个孩子常
和她一起玩耍。但大约七岁那年有
一天她不再来了。我们去她家找
她。我们透过纸窗听到她母亲在那
里说她：“别大哭小叫的！每个女
孩子都要过这一关！”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她才出现。
我们去找她，求她家大人让她和我
们一起玩。

“她忙着呢！”大人们告诉我
们，好像那么一句就把
情况解释清。她才七
岁，能忙什么？

几个星期后，她
终于走出家门，走路歪
歪斜斜的。我们几个都
盯着她的脚看，那看来
是关键所在。

我 们 围 着 问 她 ：
“怎么回事？”

“ 我 妈 硬 让 我 缠
脚。”她说。

我 们 都 特 别 好
奇：“能让我们看看

吗？”
“不行，”她说，“不能让人

看。”
当时缠脚已然被禁，可在农

村，缠脚依然流行。我当时只是模
模糊糊听说过这事。当然，村子里
所有年纪大的女人都缠了脚，我知
道她们年纪小的时候也经历了这个
过程。

我们几个孩子缠着问她为什么
她 妈 硬 要 她 这 样 。 她 害 臊 地 说 ：

“我妈说我要是不缠脚，赶明儿没人
娶我。”

就在这个时候，她妈来了，赶
着让我们走。她大声说：“可不
吗？谁要娶个大脚女人？大脚女人
谁要？”

我们几个孩子都四下跑开了。
“不许你们再和她一起玩了！”

她母亲在我们身后喊道。
我确实再也没和她一起玩过。

不过她母亲对我的态度比对其他男
孩要宽容。他们是当地人，在她母
亲眼中，我也许将来能成为她女儿
的对象。

那女孩的小脸确实漂
亮。

6

7

连连 载载

倡导精神文明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

郑旺盛 著


